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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与友人相约，到素有
“诗画村庄”美誉的坑塘村游玩。
坑塘村离城区一个多小时的车
程，出了城，一路向东，过了铁路
桥便不远了。过桥、掉头、下坡，
一座刻印着“坑塘村”三个字的高
大牌坊赫然在目，牌坊下是一幅
简朴的水墨画：层叠的远山，玉带
一样的溪流，轻舟一叶，舟中人两
三粒，正举目远眺，远处田垄交
错，农人往来种作。如此画境，与
向往中的桃花源颇有几分相似。

村道旁，整齐的小黄竹迎宾
一样立着，紧贴一堵白围墙。墙
头上堆叠了浅棕色的干稻草，远
远看去，像是打着瞌睡的眼帘。

“看，墙上有画！”友人指向十米开
外说。黄竹掩映，墙上是一大片
肆意的渲染，像积雪上的一堆余
烬，被四处涂抹。这是一幅《乡村
农忙图》。苍茫的天底下，一排低
矮的房屋，灰黑色的土地上，有拾
稻穗的老人，割稻的女人。田埂
上，汗流浃背的农夫，正在弯腰弓
背挖红薯。画上有文：石以砥焉，
化钝为利。

“这是五十多年前的坑塘村，
吃糠咽树皮的苦日子，忘不了。”
院子里走出一个老伯，见我们驻
足赏画，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

“这画，是让人忆苦思甜的。”问作
画者是谁，老伯指指院子：“村里

的栋哥儿画的，他年轻的时候是
学画画的，几年前回乡，把村里的
闲置地改造成了农庄，城里人都
喜欢来这里吃饭、游玩，娱乐项目
也玩出了新花样：窑鸡、钓鱼、摘
果……现在这里都成了网红打卡
地了。”言语间，老伯禁不住地嘴
角上扬：“有空的时候，栋哥儿还
会免费给游客画画，碰到喜欢学
画画的游客也教两下子，路子是
越走越宽喽。”老人笑着，脸上的
皱纹漾成了一朵葵花。

我们随老伯走进了这个看似
普通的农家后院。院子里的果树
刚挂过一轮果实，叶子略显清
疏。沿着小径往里走，一阵香气
扑鼻而来。

“看，他们在窑鸡！”嗅觉特别
灵敏的老李兴奋地喊。一看，一
群孩子正围着刚出土窑的烤鸡欢
呼。烤鸡焦黄的色泽令人垂涎三
尺，绵软的香气丝丝缕缕地往鼻
腔里钻，直把人的胃口吊上云
端。农庄后方有个果园，种着蔬
菜，养着走地鸡。到果园里，看中
哪棵菜就拔哪棵菜；鸡鸭遍地走，
看中哪只就逮哪只。这种农家的
乐趣，无论是孩子还是久居樊笼
的大人们，都喜欢得很。

忽然，耳畔传来一阵稚嫩的
读诗声：“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
花落未成阴……”扭头一看，几

个孩子正一边念诗一边追着蝴
蝶在闹呢。屋檐底下，一个四十
岁左右儒雅的中年人，在案前提
笔 作 画 ：凝 神 、压 纸 、起 稿 、落
墨。起笔干脆利落，收笔气定神
闲，远远看着，便是一幅绝佳的
风景画。

正笑着，老伯招呼我们：“池
塘那边正在捉鱼呢，我领你们过
去瞧瞧。”池塘位于村庄的正中
央，出了农庄的后门，一下子就到
了。三口池塘，一字排开。其中
一口池塘的绿化带上挤满了人，
看热闹的，捉鱼的，买鱼的，熙熙
攘攘，好不热闹。有的鱼被装进
筐里提上岸，有的被扔出了优美
的抛物线落地，扑腾乱跳，像是洗
了个泥澡。吆喝声、叫买声、打趣
声此起彼伏。欢乐的气氛像池塘
里的涟漪一样，在小乡村的上空
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好一幅欢
乐祥和的乡村画卷！

夕阳西下，金色的光影铺洒
在池塘的水面上，倒映着岸边墙
上的一幅水墨丹青图：烟霞流转，
远山绵延。小村庄百草丰茂，杨
柳依依，水波粼粼。昂首向前的
大人们拉着稚气未脱的孩童，笑
着走在旭日东升的大道上。不忘
来时路，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
路，丹青图上配有诗文：共护诗画
坑塘村，同筑百年乡村梦。

同筑百年乡村梦
■ 石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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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阿明


回到座位，龙涛明打开近期工作安排

表，重新审视着。不一会，电话铃响起，他
随手抓起听筒搁到耳际。

电话那头，传来的竟然是柯金福的声
音：“龙厂长，我是金福呀。上次那件事确
是我糊涂，对不起您！我们自食乐世界一
别后，公安机关全国通缉我，这段时间我东
躲西藏的，日子不好过呀。过两天就是春
节了，请您看在一场同学份上原谅我，我们
签份和解协议给公安机关，好让我春节能
回家看看年迈多病的父母啊！”

龙涛明开头有些愕然，乍听柯金福这样
一说，心里有点被打动，可继而一想，这不仅
是自己的问题，更是关涉到法律正义的问
题，于是默不作声，把听筒放回了座机。

柯金福也识趣，没有再打第二次电
话。自从“12·31”案件脱逃后，他暗中一直
同欧光华和张松东联系。刚才给龙涛明打
这通电话，就是张松东的主意，目的是求得
龙涛明的谅解，为下一步派欧光华来当“和
事佬”铺路，同时试探一下龙涛明的反应，
看他会不会报警，让警方到来电号码所在
地对柯金福进行抓捕。

离开江南市以来，柯金福在省内几个
地级市之间如惊弓之鸟般东奔西窜，日常
需要的资金和假身份证全都靠欧光华提
供。今天下午，他已用假身份证买好了从
江东市到省城的长途汽车车票，临上车前
才在公共电话亭给龙涛明打去电话。

这次逃赴省城，柯金福其实还肩负着欧
光华交给的一项“任务”——追债，而他要追
的欠债人则是之前张松东在娱乐小世界赌博
时，认识的那位嗜赌如命的“战友”莫德钦。

作为赌场常客，莫德钦每次光顾都要赌
上超过三天，在这 72 小时里可以完全不睡
觉，仅是吃点VIP赌厅提供的简单餐食，每赌
输赢更是在千万元以上。郑勇坤和欧光华
两位赌场老板，早摸底过莫德钦的身份和经
济情况，知道他是省城经济开发区主任，手
上的资源大得惊人。以前他赌博有输有赢，

每次输钱后，第二天都会把欠账还上，很讲
信用。可最近几次，他“手气”太差，连赌连
输，已欠下八千多万赌债，近段时间还玩起
了“失踪”，赌场不来，电话不接。

为此，欧光华联系上柯金福，委托他去
趟省城追债，承诺完事之后给他5个点的提
成，并从江南市派给他两个助手。

柯金福大智慧没有，小聪明还行。到
了省城，他带着两个助手吃过晚饭便直奔
开发区办公大楼。整栋大楼只有一个人在
值班，柯金福自称是省政府行政处长，夜里
巡检到这儿，顺便想招个领导司机，从值班
人员那里要来了开发区的电话号码本。从
后头翻查出莫德钦司机柯华的戈机号码，
直接使用值班电话呼叫柯华。

不久，柯华回了电话问谁找。柯金福
骗他说：“柯华吗，我是省政府办公厅的，根
据省领导要求，想到基层招个司机，有领导
介绍说你条件很好，你现在有时间回开发
区办公大楼来面见一下吗？”

听到有机会当省领导的司机，柯华一
下子两眼放光，马上答应：“有时间。我现
在就回。”本来这段时间因为莫德钦变得非
常抠门，他就已萌生了换老板的念头。

挂掉电话，柯金福暗暗高兴，和两个助
手留在原地守株待兔。不大一会，便见柯华
驱车而至。柯金福装模作样对柯华面试一
番，然后表示很满意，留下了柯华的联系电
话，说春节一过就来招他走。同时闲聊似
的，顺嘴问柯华一句：“今晚你不用陪老板
吗？”柯华正被天上掉下的馅饼乐昏了头，随
口便答：“老板在人人乐洗浴中心，我十点去
接他就行了。”见已达目的，柯金福随意写了
个假名字和假电话号码给柯华，就离开了。

一行三人很快来到人人乐洗浴中心停
车场。柯金福凭着跟随欧光华、郑勇坤他
们装配汽车的熟练手活，偷走一辆面包车，
让一名助手先把车开到门口外守着。临接

近十点时，另一名助手则当他的随护，一同
去了大堂。

十点一到，莫德钦果然出现在了大
堂。只见他站在前台处，一手拿着老板包，
一手握笔龙飞凤舞地签单结账。等他往大
门口方向走来，两位迎宾小姐齐声合唱：

“谢谢老板光临，欢迎下次再来！”
目标锁定，柯金福悄悄快步上前，搭着

毛线衣的右手握枪顶着莫德钦后背，附在
他耳边厉声说：“莫主任，我是来讨账的，识
相就听话跟我走，否则一枪打死你！”莫德
钦霎时脸色大变：“好好好，我听话。”

眨眼间，莫德钦已被柯金福劫持到了
面包车上。一关上后座车门，柯金福把莫
德钦夹坐在自己和另一名助手之间，并吩
咐前头司机位的助手开车，迅速离开。

一路始终把枪口对着莫德钦，柯金福
嘴里阴恻恻地威胁：“莫主任，我是拿人钱
财，替人办事。丑话讲在前面，如果你那八
千万欠款明天不到账，你的尸体就会漂浮
在流花江上咯。”

莫德钦耀武扬威了半辈子，从来没遇
上过这种阵势，着实吓了一跳。待他镇静
后，认为只要给了钱，性命应该无虞。于是
重新拿出自己作为开发区主任的领导姿
态：“你们老板也太小看我莫德钦了！我这
段时间忙得够呛，没时间上食乐世界而
已。不是区区八千万吗？今晚我就安排人
明天打到账户上！”

把车开至一家名叫“皇家茶苑”的地
方，柯金福在停车场先叫开车的助手进茶
苑去订了间配备电话机的“皇后茶室”。助
手听命行事，一等服务员上好茶品，立即把
人支开，稍后柯金福便与另一名助手协力
押着莫德钦进去。

检查完茶室内外环境，确保暂无风险，
柯金福又命令莫德钦给司机柯华的戈机留
言：“今晚和明天不用接我，过两天联系

你。”然后要莫德钦马上找人还钱。
这会儿心中有底的莫德钦却不怕了，泰

然自若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故意摆谱：“不
急嘛，你让我想想选哪个老板呐。”“我的莫大
主任，你刚才不是说区区八千万吗？怎么还
要想？”看不惯他装腔作势，柯金福反唇相讥。

此时此刻，禁不住心生一丝悔意，莫德钦
暗骂自己：“都是你好赌惹的祸，落得如今‘虎
落平阳受犬欺’。要是以前，哪个无名小辈敢
如此放肆？”当然，他也识相，懂得好汉不吃眼
前亏，毕竟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小命还
拿捏在他人手上呢。终于不再磨叽，他拿出
随身电话本，接连打出三四通电话，分时间先
后，约了两个人来“皇后茶室”饮茶。

由两个助手扮作客人，在茶室入口处
散步探风，柯金福自己则扮成了茶艺师，留
在茶室里泡茶。

不一会，便有个口里叼着香烟，戴着眼
镜的瘦高个子上门。他左手夹着皮包，右
手挽着位妙龄女孩，进来一见莫德钦，马上
点头哈腰：“莫主任，这么晚召见我，又有什
么好事呀？”

莫德钦勉强一笑：“肯定有好事啦！李
总呀，你要的那 500 亩用地，今天已出红线
图，价格比其他人每亩降低 10 万元。你明
天往我给的账户里打四千万，而你净赚一
千万。怎么样？我莫某人够朋友吧？”

被称为“李总”的这位老板，顿时面露
感激涕零状，双手作揖：“莫主任您的恩情，
我李某没齿难忘！你以后有任何事情尽管
吩咐，我一定鞍前马后服侍到位！”

第一笔“交易”在他俩三言两语之间顺
利达成，四千万元不费工夫已有了着落。
莫德钦很满意，继续与李总及其身边的女
友东扯两句西扯两句。看看手表，估摸第
二位老板应该就快来到，他才下逐客令：

“李总，刚才说的事你明天就抓紧办咯！待
会还有省领导来找我饮茶，二位去‘舒服’

吧。”熟知莫德钦的行事，李总无二话即领
着女友很快走了。

再隔一会，又有另一帮人来到茶苑。
领头的这位五短身材，长着肥头大耳，一副
老板款地带着两个马仔进了皇后茶室。看
到莫德钦身边没带人，挥手让两个马仔退
至门外候着，他转头向莫德钦露出谄笑：

“莫大哥，请受小弟伍某一拜！”
闻到姓伍的身上有浓重的酒气，加之此

时心有不快，莫德钦不愿多啰嗦，摆出关照的
样子开门见山说：“伍老板，你负责东区的三
通一平工程和后来追加的管线管廊工程，结
算交上来了吗？”“快了，春节后上班就交。”伍
老板答。脸露微笑，莫德钦接着表示：“伍老
板啊，今年春节我想送你个大红包哩。”

这位伍老板在江湖上混的时间长了，满
嘴都是江湖话：“大哥恩泽，小弟定当知恩图
报！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对他们这
些人拍脑袋的场面话不以为意，莫德钦正色
道：“伍老板，你在结算书上追加五千万元，
我到时走程序批准。明天你先给这个账户
打四千万，我等着急用，有困难吗？”伍老板
哈哈大笑：“没困难，没困难！我说今天上眉
跳个不停，原来是有这等大好事！哈哈哈！”

现场目睹了两幕权钱交易，柯金福内
心感慨万千。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他
却见证了“有权能使磨推鬼”！自忖这辈子
做到“有权”是不可能了，但做到“有钱”，未
必不可能！现在八千万到账，自己可以提
成 5 个点。哗！竟是四百万！这钱怎么
花？听说泰国有人工再造医术，先把自己
的“命根子”接起来再说，现在的自己，对女
人有想法没办法，太窝囊了！就这么定了，
待拿到钱就偷渡去泰国。

想到这里，柯金福心情大悦。送走伍
老板，他换了副面孔，和颜悦色地对莫德钦
说：“莫主任，你比孙悟空还厉害，几句话就

‘变’出了八千万！我服了你！这样，我要
钱到账才能放你走，你看今晚想住哪里，我
来安排。”可失去人身自由的莫德钦哪有心
情？只懒懒地回他：“随便吧。”

明天，这八千万元真的会到账吗？请
看第四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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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门口有堵墙，年轻的
妈妈牵着泪眼朦胧的孩子进入
校园后，偷偷地躲在墙角下，听
着从墙里传出“我要妈妈 ，我要
回家……”撕心裂肺的哭声，慌忙地
用手捂住口，扶着墙壁，潸然泪下。

小学门口也有堵墙，匆忙的父
母们把那重重的书包挂上孩子稚
嫩的肩头，目送那小小背影融进那
大大的校门后，迫不及待地跑到那
堵墙边，伸长脖子，踮起脚尖，身体
紧贴在墙壁上，像根树藤要往墙上
攀爬。

中学门口的墙很高，中年的父
母们只能每周一两次，提着保温饭
盒，在高高的墙外徘徊着 ，等消瘦
的孩子下课出来，狼吞虎咽地把热
乎乎的饭菜和浓浓的汤清扫干净，
又急匆匆地跑进墙里面去了。

大学里的墙很高很远。还好，
墙上有窗，一扇无形的网窗，让守
候在千里之外的父母，随时可以看
到莘莘学子的行踪。

社会上有堵无形的墙，年迈的
父母，每天在墙外盼望忙碌的孩子

回来，享受天伦之乐。
啊，墙，那高高低低的墙 ！把

可怜的天下父母与孩子们相隔两
端。

墙啊墙，你如一座高山，让无
数父母日夜仰望，坚持不懈攀登、
穿越！你如一片无边的海洋，让无
数的父母们在岸上望穿秋水，等待
孩子归帆。

母校110周年华诞感怀

深秋时节，稻浪伏金，桂花飘
香，北雁集归，最是一年好时节！

“翘首盼君归，共叙桑梓情”，
母校电白一中校友征集令，在微信
上，如天空飞花，翩然入心怀。

甲申年十一月八日是母校
110 周年华诞啊！这是母校在召
唤，宛如母亲在家门口，翘首盼儿
女回家！

百余年母校，举烛前行，栉风
沐雨，砥砺前行，四万多个日日夜
夜，如灯塔，屹立学海，为莘莘学子
导航。

百余年母校，曾是我们青春绽

放，梦想起飞的殿堂。这里，师恩
浩荡，同窗情浓。教室里有我们朗
朗读书声，操场上有我们青春的脚
步，榕树下有我们欢快的歌声……

百余年母校，匠心园丁，英才
辈出，桃李满天下。这座桃李园曾
出栋梁无数：有科学院士，有工程
师，有教育精英，有企业家……

百余年母校，我有幸在这里度
过了六个春秋，人生中最宝贵的青
春时光，短暂而美好，融合在母校
浩瀚历史长河里，源远流长！

明天，甲申年十一月九日，母
校将举行隆重的校庆活动。五湖
四海的学长师长，将挥舞着闪亮的
翅膀，如归巢鸿鹄，为母校带回丰
厚的生日礼物，共度美好时光。

我不是鸿鹄，我就在母校身
旁，如在母校屋檐下筑巢的燕雀，
见证了母校十五个春华秋实，桃李
芬芳满园馨。

此刻，唯有祝愿母校在新的征
程再创辉煌，永远烛光璀璨，育才
铸魂实名校，为祖国树更多栋梁，
为社会发展做更大贡献！

那堵墙（外一章）
■ 梁培英

散步时，我看见田野上一望绿
色的作物，样子像是韭菜。刚好附
近有个农民在地里锄草。他告诉
我说这是小麦，种子从网上买的，

“生产队时候种过小麦，后来没见
过了；我想种来看看。”

这种小麦和我以前见过的不
同，它们的叶子比我以前见过的
小麦叶子肥大而短，更像是韭
菜。他的话里，有着对小麦的难
以割舍之情，从而也勾起了我对
麦地的回忆。

我的家乡在化州南部。生产
队年代，也曾种过小麦。种小麦
的年份不多，面积也不大。记忆
中，大约是冬天播种，开春长苗。
在我们的认知中，小麦是北方的
农作物。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在
地里见过这种作物。所以，当地
里长出油绿的麦苗时，我们别提
多开心了，割草时，常常要到麦地
那儿去看一看。

麦地吸引我们的，首先是这
些油绿的麦苗。它们长得太好看
了，油绿油绿的，特别是那些刚长
出的小苗和叶子，柔嫩得如同婴
儿的小手。整片麦地，油绿的一
大片，麦苗随风起伏，仿若波浪
——后来，我才知道有个词语叫
作“麦浪”，再后来，我才知道麦地
是诗人海子反复歌唱过的，并且
其后中国诗坛出现了一阵铺天盖
地写“麦地”诗歌的热潮。我们常
常到麦地里去割草，有时是在早
上，有时是中午或者下午放学之
后。麦地里的麦苗是一畦一畦分
隔开的，我们就在畦与畦之间，蹲
下来割草。这些草长在畦边，或
者麦苗中间。麦地里的草特别
嫩，比长在田塍上的草嫩许多，牛

也爱吃。有时不小心割断了麦苗
的茎秆或者叶子，那伤口处，会渗
出淡淡的汁液，沾在手上，有着淡
淡的清香。这淡淡的清香，抚慰
过我们饥饿的童年。麦苗长高之
后，在地里割草，就看不见人了。
只听得到彼此的呼唤声和应答
声，却看不到人影，麦地顿时变得
神秘起来，仿如一场有趣的捉迷
藏游戏。有雾的早晨，更加深了
麦地的这种神秘感。一个捣蛋鬼
在浓雾中悄悄走到你身边，你浑
然不觉；等到他突然尖叫一声，你
吓了一跳，惊魂未定，但他早已像
一条鱼潜回了水里。浓雾像是一
层白白的轻纱在麦地上飘荡，给
麦地带来了朦胧而素朴的美，这
是大自然对乡村孩子的美的启
蒙。更多的时候，早晨的麦地，沐
浴在金色的晨光之中，麦苗的叶
子上缀满了一颗颗晶莹而闪亮的
露珠，整片麦地，数不清的露珠在
风中晃荡着，闪耀着，实在是太美
了，叫人不忍心碰落一颗。但在麦
地里割草，怎么可能不被露水沾湿
衣服呢？那是麦苗湿漉漉的馈赠。

等到麦苗开始抽穗灌浆时，我
们会迫不及待地剥开那些还十分
稚嫩的麦粒来看看，在手里揉一
揉，闻闻它的清香。麦苗长出一束
束麦穗以后，麦芒上挑着一颗颗露
珠，更是好看。我们有时会偷偷折
断一株麦苗，取其带着茎秆的麦
穗，拿在手里转动着把玩。那时，
我们还没懂得，每一串好看的麦穗
都会带着锋芒，有时也会将生活刺
痛。我们只看见金色的阳光在麦
地的露水里晃荡。

小麦收割后，麦地就变得空荡
荡的了，但也遗漏着一些长在地

边、畦边或者是倒伏在地的麦穗，
割草时到那里搜寻一番，多少会捡
得一些拿回去喂鸡。收割和脱粒
是大人们要干的活，我们更在意那
些金黄的麦秆。我们知道我们戴
过的麦秆帽，就是用麦秆编织的，
但在我们那儿，没有人会编织这样
的麦秆帽。麦秆是中空的，有时拿
来吹着玩，当然，也弄不出什么声
响来。有小孩拿它插到水缸里，鼓
气一吹，水里就冒起了一连串的气
泡——在几乎没有玩具的童年，身
边的每一样物什例如瓦片、石子、
橄榄核，都是我们的玩具。

随后，生产队就将麦粒分到各
家各户。麦粒可以像米粒一样用
来熬粥，但口感不及白粥，吃多了
也容易胃寒及消化不良。我们家
在煮麦粥时，会买一些猪骨头一起
熬煮，那无疑是人间至美的味道
了。那时没有高压锅，只有普通的
锑锅，而且是用干稻草来烧火，得
熬煮很长时间才能将麦粒煮得烂
熟。灶膛里吐卷着红色的火焰，而
一锅麦粥还未煮好，“伙头军”已满
头大汗了。麦粒也可以磨成面粉，
再弄着吃。可以弄成面团小疙瘩
加糖水煮，味美；加盐煮则食欲全
无。也可以和着清水一起煮，状如
浆糊，最难入口。1976 年那场特
大的洪水灾害之后，因为缺粮，我
们家吃了好多顿这样的“浆糊粥”，
而那些面粉，听说是政府发下来的
救济粮——小麦成了我们的救命
恩人。

光阴匆匆，转眼间几十年过去
了，但我偶尔还会想起家乡的麦地
来。那里，以及那个年代，有我童
年美好的、同时也带有艰辛岁月烙
印的记忆。

麦地的回忆
■ 陈 兴

博贺美，美在渔船。
从前，舢板小艇，一人摇橹一

人撒网。圆圆网口，抛在海里，却
罩不到幸福。

五六十年代，帆船归队。靠
风驶船，凭经验捕鱼，一帆风顺鱼
满舱，逆风驶船鱼虾跑。

新世纪，“鸟枪换大炮”，帆船
变渔轮，科技捕鱼，让渔业插上翅
膀，渔业生产夺全省之冠。

如今，钢轮上飘扬国旗，闯
南海赴远洋，乘风破浪，扬国威

振人心。
博贺美，美在码头。
旧时石块垒堤。七十年代人

定胜天，铁锤砸石头、双肩挑泥
沙，举全镇人民之力，筑起广东首
座硬底化码头。如今她似巨龙躺
卧，呵护博贺渔船，守护博贺幸
福。

博贺美，美在渔家楼房。
解放前，渔民栖息海滩“白鸽

笼”，台风暴雨中摇晃，没有丝毫
安全感，如今岸上建起了安乐窝。

渔家住房从“猪笼屋”到一房
一厅琼楼玉宇，如今再向往城市
化的商品楼。

朝晖照射大地，晚霞布满天
空，金色光芒映射着渔家大厦，把
美好洒在博贺古港。

博贺美，美在人心。
以和为贵，以人为本是博贺

人的美德。婆媳融合，家庭美满
是他们的向往。

待人热情，共创双赢，终极目
标是建设博贺美丽渔港。

博贺美
■ 周 旺

醉人鹿湖顶 ■ 黄诒高 摄


